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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手便成舞
展现祭祀仪式与劳动智慧

几乎每一个到访过黎村的
人都体验过，聊到尽兴、酒至半
酣，黎哥黎妹们便会抛下手中的
碗筷或活计，说唱就唱，说跳就
跳，一场热热闹闹的即兴歌舞表
演也就顺势拉开帷幕。之所以
张嘴就是歌、抬手便成舞，只因
他们的歌舞大多采颉自平常的
生产劳动，且未经过分加工与修
饰，自然能随时随地即兴而舞。

收获季节，早谷登场，家家舂
新米，户户尝新饭。妇女们为了
缓解劳累，在挥动木杵时加入一
些优美的动作，自娱性强且优美
的舂米动作便逐渐演变成了具有
较高艺术观赏性的“舂米舞”。

而在舂米前的晾晒阶段，乐
东、昌江、东方、五指山等市县的
人们往往会砍来薄皮的竹子制
成扫帚状，用拍打发出的“沙沙”
声驱赶前来偷吃谷子的山鸟，这
种劳动生产方式演变成《赶鸟
舞》后，舞者会将竹子轻轻击打
在手掌、肘、肩、背、胯、脚等部
位，整个身段随之不停地蹦、跳、
摆、转，场面热烈且有趣。

将枯燥的劳作场景转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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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舂杆，撞击臼边，有
时一下有时数下，发出“啯-
啪，啯啪啯啯啪啪，啯啯啪”的
声响，带动身体有节奏地扭动
起来。夕阳西下，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红毛镇番响村的一
块空地上，几名刚刚劳作归来
的村妇扔下农具、搬来舞具，
一曲沾泥味、接地气的《舂米
舞》便淋漓展露。

没有伴奏，也没有专业的
舞台服装，这是一场随性而至
却又生动鲜活的表演。从“泥
腿子”到舞蹈演员，身份的转
变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在海
南黎族聚居地区，类似于这样
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庆丰收、贺新婚、迁新居、
祭祖先，千百年来，黎族人习惯
于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统统编进
舞里，让舞蹈变成黎族的另一
种语言之余，也为这种民族艺
术的生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活
水。

愉快的舞蹈动作，由此构成黎族
舞蹈的一大类别——生产劳动舞
蹈。“我们劳动辛苦时跳舞，丰收
喜悦时也跳舞。”琼中番响村村民
王素娇跳了大半辈子的舞，椰勺、
玉米秆甚至锅碗瓢盆都能成为她
手中的表演道具。在她看来，跳
舞既是消解疲劳、自娱自乐的方
式，更是族人在特殊的节令时辰
不可忽略的一种仪式。

众人轮番敲打锣鼓，身穿盛
装的亩头夫妇饮用“福酒”后继而
起舞……在曾实行“合亩制”的五
指山黎族村寨，流行着逢农历三
月、七月和十月做“牛日”的习俗，

“牛日”被认为是“福日”，所以必
跳《祝福舞》。这种舞舞姿粗犷古
朴，原始气息极浓，与之相似的还
有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细水等
乡祭祀祖先时必跳的《老古舞》，
黎族哈方言区“作斋”时跳的《五
风舞》，它们往往具有浓厚的迷信
色彩和远古巫风特点，被称作是
祖先舞或宗教祭祀舞。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高泽
强曾按照黎族传统舞蹈所体现出
来的文化内涵和性质，将其概括
为宗教祭祀舞蹈、生活习俗舞蹈、
娱乐喜庆舞蹈、生产劳动舞蹈和
英勇斗争舞蹈五大类。但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许多舞种因具有
极强的娱乐、观赏成分，早已不再
局限于特定的时间、场合，渐渐演
变改良成为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
的群众性舞蹈，其中最有名的当
属《打柴舞》，即《竹竿舞》。

这种舞据说起源于古崖州
（今三亚市）的一种黎族丧葬活
动，经过创新改编后，原先的木
棍、圆木改为竹竿，“女打男跳”变
为“男女混合打跳”，跳时加入许
多高难度动作。每当舞者灵巧地
从竹竿上跳过，持竿者齐声高呼，
传递出的气氛热闹而诙谐，将黎
人的豪迈洒脱性格展露无疑，也
难怪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自海南遇
赦北归时，留下“蛮舞与黎歌，余
音犹杳杳”的感慨。

所舞即所闻
不同方言区舞姿各不相同

舞蹈的产生，源于人类有模
仿的本能。尤其对于没有自己文
字的黎族人民而言，跳舞更是成
了一种情感传递的必要表达途
径。无论是扮猴立于木鼓而舞的
《猴子舞》，手拉手摆动双肩扭起
胯产生的《大蛇舞》，还是由舂米

动作美化而成的《舂米舞》，黎族
舞蹈中的一招一式，几乎都是日
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让人一看
就懂，一跳就会。

“他们往往没有专业的舞蹈编
导者，经大家凑合，舞蹈逐渐有了
旨意，又在你跳我跟中一起修改动
作，形成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海南
省文化艺术学校舞蹈教师杨莉川
看来，人人都能参与，让黎族舞蹈
具备了显著的“群众性”特征。

这种“群众性”让黎族舞蹈得
以口传身教代代相传，并在同一
地区、同一民族群众共同的性格
特征与文化心理作用下，呈现出
较强的民族性与区域性，堪称黎
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从《平安舞》《锣鼓舞》《敬祖
舞》《花灯舞》中，我们可以窥见黎
族以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自然
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信仰；《钱
串舞》和《舂米舞》再现黎民原始劳
作“刀耕火种”的情景；《钱铃双刀
舞》和《打曲舞》中，舞者手持刀棍
打斗，动作剧烈而又悲壮，则生动
展现了黎族人民的英勇斗争史。

不同于其他表演性质更浓的
舞蹈，黎族人跳舞，更多时候是跳给
祖先和万物，也是跳给自己，这也使
得他们的传统舞蹈不刻意加工，不
脱离其生成、发展的自然与人文环
境，具有明显的原生态特征。

譬如在祭祀祖先时，黎胞会
妆扮成“苟它”“西它”“帕曼委嘎”
等角色，待到完成“起师”“开阙”

“挽嚷”“走洪围”等众多仪式后，
一曲《老古舞》便也宣告谢幕。这
一过程中，舞蹈动作与祭祀仪式
融为一体，贯穿始终，成为一种独
属于黎族的审美符号。

尽管足够独特，黎族舞蹈依
旧呈现出与东方其他各民族舞蹈
如出一辙的典型姿态：三道弯，即
头和胸，腰和臀，胯和腿以逆反向
度呈S状的形态。

“这是由于黎族聚居区大多
山高林密，黎胞经年的翻山越岭，
练就了侧身、曲膝、弯躯、直首等
体态，再加上双脚适应性极强的
弹性颤动，让他们的舞蹈中又多
了个‘颤动’的特征动作。”海南省
舞蹈家协会原副主席吴名辉介
绍，具体到不同的地区及舞种，舞
蹈动作呈现出细微的差别。

在曾实行“合亩制”的五指山
区，妇女们穿着别致的超窄桶裙，
多为一顿一顿地行走，其舞蹈动
作显得柔美而飘逸、明快而活泼；
美孚方言区的妇女穿着齐脚跟的

长桶裙，其舞蹈运用显得舒缓而
挺拔，摇曳而俏丽。在跳《面具
舞》时，其动作以张臂开胯跳跃为
主，颇显刚健洒脱；《平安舞》则慢
小跳步前进，每进三跳便双足并
立一次，继而膝盖向左右弓状转
动，显得粗犷有力。

可见，每一方水土孕育出的
舞姿，流露出的风情都各不相同。

舞出新舞姿
由原生态向舞台艺术转型

从以舞“娱神”，到融入“娱
人”趣味，黎族舞蹈经过千百年的
沿袭与发展，所承载的功能已大
不相同，而从自娱自乐到走上更
大的舞台，不过短短数十载光景。

1956年的春天，青年舞蹈演
员陈翘跟随歌舞团来到东方市采
风时，第一次见到黎族男女青年
欢度“三月三”的场景：夕阳西下，
一直躲在椰树林、灌木丛中的青
年男女纷纷到谷场上聚会，姑娘
们害羞地用树叶、杂草遮住脸，小
伙子们则大胆地上前拨开树叶去
看姑娘的脸，如果双方合意，则携
手双双来到密林深处唱起情歌。

这种大胆直白表达爱情的方
式，让当时才18岁的陈翘惊叹不
已，当即从中提炼出几个动作加
以消化和升华，并在反复推敲斟
酌后加入“碎步摇肩”等动作及舞
段情节，创作出群舞《三月三》。

《三月三》排练出来后，先是
在海南各乡镇演出，赢得场场掌
声雷动，随后被选进中南海怀仁
堂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
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并代
表我国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
节的表演，惹得在场观众频频高
呼“哈拉绍”（俄语“好”之意）。

自此，黎族舞蹈终于实现由
原生态舞蹈形态向现当代舞台艺
术的成功转型。

此后的数十年间，不断有舞
蹈家深入黎族村寨，相继创作出
《草笠舞》《五朵红云》《山高水
长》等一批精品黎族舞蹈，表现手
法及形式多样，完成对黎族舞蹈
语汇系统的构建之余，也让这一
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

从远古的祭祀仪式中走来，
黎族舞蹈汇集土风民俗、性格气
质、审美心理、音乐服饰等内容，
构成一座黎族历史文化博物馆，
如今又在与时俱进的传承与创新
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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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面具舞。

钱铃双刀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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